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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世界民族之林中 , 数千年间 , 犹太人遭

遇的灾祸苦难和颠沛流离堪称登峰造极。然

而,他们在悲剧性历史中不但未曾丧失对光明

未来的信心,而且逐渐形成内容丰富的和谐社

会理想。他们憧憬一个和谐美满的理想国度 ,

在那里,国与国之间消除了仇恨和战争 ,“他们

要将刀打成犁头 , 把枪打成镰刀 ; 这国不举刀

攻击那国,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”;国家内部消

除了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 ,“豺狼必与羊羔同

食 ,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, 尘土必作蛇的食

物”; 庶民百姓安居乐业 ,“听不到哭泣哀号的

声音 , 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 , 也没有寿数不满

的老者 ,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 , 栽种葡萄

园吃其中的果子”; 家庭内部也温情脉脉其乐

融融,“弟兄和睦同居,是何等的善 ,何等的美”

(《以赛亚书》2: 4; 65: 19- 25;《诗篇》133: 1) 。

古犹太民族的和谐社会理想充分体现在

一部质朴优美、内涵深邃的田园小说《路得记》

中。据考《路得记》作于公元前 5、4世纪之交 ,

正值犹太领袖尼希米、以斯拉从巴比伦囚居地

区返回耶路撒冷 , 领导众人进行复国运动之

际。全文共 4章,译成中文后约 3500字。

《路得记》中的故事发生于古希伯来王国

建立前的士师时代。犹大支派所属的伯利恒地

方遭遇饥荒,农民以利米勒带着妻子拿俄米和

两个儿子玛伦和基连逃荒到异国摩押 ,在那里

娶了两个摩押族儿媳妇路得和俄珥巴。十年

后 , 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相继去世 , 只剩下婆

婆拿俄米和两个媳妇。

拿俄米听说家乡的年景好转 , 准备回国 ,

就对媳妇们说:“你们各回各家去吧! ⋯⋯愿耶

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”媳妇们放声

痛哭,不愿离去;拿俄米耐心相劝 ,俄珥巴依依

不舍地吻别婆婆 , 路得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离

开。拿俄米见她一心要跟随自己 ,就不再劝她

走 , 而带她回到家乡伯利恒 , 当时正是开镰收

割大麦的季节。

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个人叫波阿斯 ,是个

财主。路得到他的麦田里拾麦穗 ,他一见路得

就很喜欢 , 吩咐她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拾 , 口渴

了就去喝仆人打来的水 ; 又吩咐仆人善待路

得,多留些麦穗让她拾。那天晚上回家后,路得

拾的麦穗打了一担大麦。整个麦收季节 ,路得

都在波阿斯的田里拾麦穗。

拿俄米得知波阿斯很关心路得 , 就对她

说 :“女儿啊 , 我该为你找个安身之处 , 使你享

福。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? 他今夜在场上

簸大麦,你要沐浴抹膏 ,换上干净衣服 ,到场上

去 , 等他吃喝完了睡觉的时候 , 悄悄掀开他脚

头的被子 , 躺在那里。他会告诉你应当做的

事。”路得说:“凡你所说的,我都遵行。”

波阿斯半夜醒来 , 发现一个女子躺在脚

头 , 便问 :“你是谁? ”回答 :“我是你的婢女路

得。求你用衣襟遮盖我,因为你是我的至亲。”

波阿斯说:“不要怕,凡你说的,我都照办。这里

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我的确是你的

至亲,但还有一人比我与你更亲。明早我去找

他,问他肯不肯尽本分娶你 ,他若不肯 ,我指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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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生的耶和华起誓,我一定为你尽本分。”天快

亮时 , 波阿斯给路得装上六簸箕大麦 , 让她带

回家。

次日波阿斯来到城门口 ,当着十个长老的

面问那位至亲:“你愿不愿赎回以利米勒的地 ,

并娶了寡妇路得? ”那人表示不愿,并脱下鞋子

交给波阿斯,作为证据。波阿斯请长老们和众

人作证,他有权利和义务赎买以利米勒家的遗

产,并娶摩押族女子路得为妻。长老们和众人

都愿作证,并对他表达了美好的祝福。

波阿斯娶路得作了妻子 , 不久生一子 ,起

名俄备得。俄备得就是耶西的父亲、大卫的祖

父。

《路得记》的场面不大 , 人物不多 , 却充分

体现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:人与人之间皆以

诚挚相待、和睦相处为准则 , 建立起了融洽而

美妙的相互关系,这种人际关系的心理基础是

真诚的爱心。在现当代 ,一些文史学者注重开

掘《路得记》的伦理学意义 ,强调作品的魅力来

自其中的伦理理想 , 尤其作者在婚恋、家庭描

写中注入的最纯真美好的人类亲情。这批学者

强调小说是一曲爱的颂歌,在散发着田园气息

的优美意境中,塑造了几个以爱为人生第一要

义的感人形象,尽情颂赞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体

谅、彼此尊重、真诚相爱的美好感情。

首先,作品通过颂扬婆媳之爱描写了和谐

的人际关系。古往今来婆媳关系往往水火不相

容,拿俄米和路得却相依为命 ,难舍难分 ,甚至

生死与共。拿俄米丧子后诚心劝告路得回娘家

改嫁,全然不顾自己孤身一人 ,无依无靠;路得

却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她 , 一心使婆婆老有所

养。她说:“你往哪里去,我也往哪里去;你在哪

里住宿,我也在哪里住宿;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,

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; 你在哪里死 , 我也在

哪里死;你葬在哪里 ,我也葬在哪里。”这种生

死与共的诚心使拿俄米深受感动 ,只好带她回

到故乡伯利恒。尔后,拿俄米巧为谋划,使路得

很快觅得称心如意的夫婿;路得再婚后则悉心

奉养婆婆 , 使她过上幸福的晚年 , 以致乡亲们

都羡慕拿俄米 :“有这儿媳比有七个儿子还

好”。

其次,故事还借助恋人之爱表现和谐的人

际关系。路得从异国来到亡夫的故乡 ,不念再

嫁年轻丈夫而诚心侍奉婆婆 ,她在田间拾麦穗

不休息,把拾到的麦子和亲族赠送的食物都带

给婆婆,以其贤淑和勤勉的品行赢得波阿斯的

倾心;波阿斯一见路得就喜欢她 ,处处关照、厚

待、体贴她,亦博得路得的慕恋。作者以生动的

话语细腻入微地表现出这对恋人之间的深挚

感情。在麦田里,波阿斯对路得说:“不要往别

人田里拾取麦穗 , 也不要离开这里 , 要常与我

的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那块田里收割 ,

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们不可欺负

你。你若渴了 , 就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

水。”路得俯地叩拜道:“我既是外邦人,怎么蒙

你的恩,这样顾恤我呢? ⋯⋯我虽不及你的一

个使女,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”波阿斯

吩咐仆人道:“她就是从麦捆中拾取麦穗 ,也可

以容她,不可羞辱她。并要从麦捆里抽出些来,

留在地上任她拾取,不可叱吓她。”在夜间的麦

场上 , 路得以少妇的矜持、谦卑和柔情向波阿

斯传去爱的暖流 :“求你用衣襟遮盖我⋯⋯ ,”

波阿斯则慎重地告诉她未来婚事的程序 ,并发

出男子汉的热烈誓言 :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

起誓,我一定为你尽本分。”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《路得记》的作者早在

两千多年前,就把家庭生活中时常剑拔弩张的

婆媳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、美满 , 将两性之间

的恋情描绘得极为质朴、美妙 , 恰到“乐而不

淫”的佳境 , 这是它所展示的和谐社会的中心

图景,也是它获得历代读者长久共鸣的根本原

因。

同时,作者还以邻里之间的浓郁亲情揭示

出和谐的人际关系。拿俄米携路得回到伯利恒

时,妇女们报以亲切的问候:“这是拿俄米吗? ”

在麦田里 , 波阿斯的仆人给路得水喝 , 把烘了

的麦子给她吃 ,使她吃饱了还有剩余。在城门

口,众民和长老们对波阿斯与路得的婚姻发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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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好祝愿:“我们作见证 ,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

这女子 ,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、利亚二人一

样 ; 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 , 在伯利恒得名

声。”路得怀孕生子后,妇女们再次对拿俄米发

出由衷祝愿:“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。他

必提起你的精神 , 奉养你的老 , 因为他是爱慕

你的那儿媳所生的。”不难发现,在《路得记》所

展现的世界中 , 人人都在关怀他人 , 都在为他

人的幸福而祈祷忙碌 ,这构成环绕着家庭生活

的和谐社会环境。

此外,《路得记》的和谐社会理想还突破犹

太民族的狭隘疆界而达于国际关系的宽广领

域。一批近现代研究者考究《路得记》与希伯来

民族史的关系后提出 ,该书乃针对特定时期的

历史问题而著。他们认为该书写作之际 ,以色

列人正艰难地从事着复兴故国运动 , 尼希米、

以斯拉等领袖人物一方面出色地领导了多项

复国活动 , 另一方面又在某些事务中走向极

端。为了防止异教信仰渗入本民族的文化肌

体 , 尼希米禁止犹太人与外族通婚 , 要他们起

誓:“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 ,也

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”(《以斯拉记》

10:11) 。这种措施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

《路得记》的作者明确反对尼希米、以斯拉

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。他以士师时代的社会生

活为背景,借古讽今地赞美不同民族之间的团

结与互助,指出异族联姻并非坏事。故事的主

人公路得是摩押族女子 ,而摩押族是常与以色

列为敌的异族之一。摩押人是罗得长子摩押的

后代 , 摩西率众出埃及后 , 他们不准以色列人

借道过境 , 还召巫师巴兰咒诅他们 , 其子孙因

此被永远禁止“入耶和华的会”。以色列人行至

什亭时 , 曾受摩押妇女的引诱而行淫乱 , 拜异

神,遭到严惩。士师秉政初期,摩押王伊矶伦入

侵迦南 ,辖制以色列人 18年 ,后来被士师以笏

杀死。扫罗和大卫年间 ,摩押族和以色列人也

屡屡为敌。再后,大先知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

结都曾严厉谴责摩押族。然而 ,就是如此一个

屡遭贬斥的民族 , 却养育了忠贞贤淑、备受赞

誉的路得。路得先后两次嫁给犹大人 ,第二次

与波阿斯结合后 , 竟成为希伯来民族史上最著

名国王大卫的曾祖母。既然异族女子的后代能

成为以色列的伟大君王 ,不同民族之间的联姻

又有何害?娶异族女子为妻者又何须退离?《路

得记》在数千字的短篇中 7次以“摩押女子”

( 1: 4, 22; 2: 2, 6, 21; 4: 7, 10) 之称界定路得,不

难看出,其作者将路得的基本身份定位于一个

异族女子 , 由此 , 这桩异族联姻便获得重要的

象征意义: 只有营造一种和谐的国际环境 ,建

立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 ,犹太民族的家庭

和谐及社会和谐才能真正有所保障从而得到

全面实现。

《路得记》犹如一曲悠扬的牧歌 ,通篇散发

着令人陶醉的田园气息。作者善于运用简洁的

文字 , 寥寥数笔便绘出富于诗意的场景 , 将人

物的音容笑貌和内心情感展露无遗。这些技

巧, 连同作品蕴含的有关和谐社会的哲理 ,使

《路得记》不但在希伯来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

位 ,还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。两千

多年来,路得形象多次出现在后代文学艺术家

笔下, 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在《夜莺曲》

第 7节中写下这样的名句:

当路得含泪站在异国的麦田中

苦思家乡的时候,从她的愁苦的心中

掠过的,恐怕就是这同一的歌曲吧。

法国诗人雨果则以浪漫主义笔触写出路

得的天真、单纯和童趣。在草影迷蒙的麦场上,

波阿斯早已进入梦乡 ,路得却在沉思。群星闪

烁 , 点缀着漫无边际的夜空 , 一钩明亮的新月

高挂于西天,这时的路得———

透过面纱,半张着眼,在仰望重霄,

哪个神? 哪个农夫? 在此永恒的夏天,

收获后,马而虎之,回家时,心在不焉,

在星星的麦田里丢下金色的镰刀?

那个孝顺、善良、贤惠的路得俨然成了充

满童趣和好奇心的女孩 ,路得的传统形象中引

申出新的内涵。

宗教文学

12


